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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马”
重塑一个立体的徐悲鸿

提起徐悲鸿，公众的记忆似乎被打
上了“思想钢印”——“徐悲鸿”三个字
一定和“马”联系在一起。对于艺术家
来说，这固然是一种极大的成就，但也
无形中构成了全面了解徐悲鸿的屏
障。“这次展览的核心初衷之一，就是拆
掉这面‘墙’，让观众走进一个更辽阔、
更立体的徐悲鸿。”杨净说。

在杨净看来，这个“立体”最重要的
塑造场域正是四川——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日寇入侵，山河破碎。中国文化
的精英与火种被迫进行西迁，徐悲鸿随
中央大学内迁，在巴蜀度过了长达数年
的时光。

“那是一个颠沛流离的时代。”杨净
说，但对徐悲鸿的艺术生命而言，在巴
蜀的这段日子，恰恰是战乱中难得、相
对稳定的“沉淀期”。“他整个艺术积淀
的系统性形成，关键阶段就在这里。”

在杨净看来，“徐悲鸿”不仅是著名
画家的名字，更是多重身份的叠合——
他既是直面现实的创作者，也是体系建
构的教育者。而巴蜀大地的地域性格，
也为他浸染了乐观豁达的力量。

杨净提到的徐悲鸿在巴蜀时期创
作的作品，在本次展览中集中呈现。例
如《青城山道中》《青城山天师洞》《读》
这类描绘生活游历的画作，展示了徐悲
鸿对这片土地最直接的凝视；《孔子听
众弟子各言其志》以及书法《生不知死，
乐以忘忧》等一系列在四川完成的传统
题材作品，则展示了其深厚的古典主义
意境和乐天知命的蜀地人文精神。

杨净同时提醒，徐悲鸿不仅是大画
家，也是开拓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关键
人物。他在四川参与创办了中国美术
学院研究院（即后来中央美术学院的重
要前身之一），并系统地推行以“写生”
为核心、以“科学造型”为基础的教学主
张。杨净将其比喻为“现代美术教育体
系的雏形”。

“当时在四川的‘徐悲鸿学派’，可以
说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一个缩影。在
这次画展中，观众能全面欣赏到‘徐悲
鸿学派’的许多代表性创作。”杨净说。

因此，策展团队以入川90周年为
经，以马与更丰富的创作实践为纬，所
做的正是一次“系统性梳理”。这在杨净
看来，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学术贡献与
亮点。“我们不仅要展示一批珍贵画作，
更要试图还原一条清晰的脉络，看悲鸿
艺术如何扎下根须、如何生长，并最终
深刻融入这片地域的文化基因中。”

杨净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观众不
再只记住“画马大师”，而是一个更饱
满、更立体的徐悲鸿。

行胜于言
传承徐悲鸿艺术不能有“身份滤镜”

作为家人，杨净分享了她心中的徐
悲鸿：“他是一个真正乐善好施的人，身
上有一种‘大爱无疆’的底色。这或许
源于他早年在困顿中得到过帮助的际
遇，让他始终怀有‘反哺’之心。”

这种“反哺”，首先闪耀在艺术史的
天空中。徐悲鸿以他的慧眼与热忱，成
为推动一个时代艺术星群升起的“伯
乐”。杨净列举了一连串熠熠生辉的名
字：齐白石、傅抱石、黄胄……“徐悲鸿
会不遗余力地向外界推荐，甚至在学术
上为他们‘据理力争’。”徐悲鸿同时善
于发现对方独特的艺术创作路径，并协
助这些有独立个性的艺术家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路。他的艺术视野绝不狭
隘，充满宽容。

这种人格魅力所凝结的情感力量，
一代代延续下来，时至今日，大家依然
能感受到后人对徐悲鸿的真诚敬仰。

“在位于北京的徐悲鸿纪念馆内，
我们时不时会遇到一些年长的访客。
其中有的老学者、老艺术家，除了去墓
地祭扫，还会特意到馆内先生的雕像前
肃立。”杨净随即讲述了一个更具象的
故事：1946年，徐悲鸿回到北平（今北
京），需要为大幅画作寻找装裱师傅。
当时还十分年轻的刘金涛，经友人推荐
前来。刘金涛技艺虽好，但处境却极为
窘迫，徐悲鸿试了他的手艺，非常认可
其才华。徐悲鸿知道刘金涛十分艰难，
便做了一件在当时艺坛传为美谈的事
——由徐悲鸿出面召集了北平的一批
艺术家，每人捐献一两幅作品举办义卖
展览，所得款项悉数赠予刘金涛，帮助
他在北京琉璃厂盘下了一间裱画铺面，
从此安身立命。

杨净特别提到刘金涛在回忆录中
描写的一个细节：去拜见徐悲鸿前，他
因衣衫褴褛，想向推荐人借一双体面的
鞋子，却被笑着告知“徐先生不是那种
看不起人的人”。从齐白石这样的巨
匠，到刘金涛这样的匠人，徐悲鸿的

“善”与“义”，是一种贯穿始终、不分阶
层的一视同仁。

这种精神血脉，也延续到了徐家后
人的为人处世上。杨净提到，徐悲鸿和
妻子廖静文对后辈的教育，身教重于言
传。他们用行动力告诉后辈：你怎么
做，比你怎么说更重要。杨净认为，不
要自带“家族滤镜”去看待自己，不要因
为家人是名人，就认为自己天然拥有某
种光环或资本。“你必须先有这个能
力。”杨净认为，在实践中，作为传承、传
播徐悲鸿艺术的人，应当优先考虑的是
如何客观、有效地传播徐悲鸿的艺术体
系与精神观念。

为何而艺术？
审美是润物细无声的

徐悲鸿的艺术地位，来自他的技
法，更来自他画作中展示出来的人文精
神。他从江苏宜兴的小镇走出，经历上
海的繁华与困顿，再远渡重洋到巴黎勤
工俭学，饱尝生计艰辛，亲眼见过、亲身
感受过社会的复杂面貌与民生多艰。

正是这种深切的了解，催生了徐悲
鸿艺术观念中坚实的现实主义内核与
强烈的人文关怀。杨净指出，这正是徐
悲鸿大力倡导并实践写实主义画作的
原因之一。在徐悲鸿笔下，无论是扛着
巨大水罐的《巴人汲水》，还是凝聚集体
意志、肌肉虬结的《愚公移山》，画中人
物不再是山水中渺小的存在，而是被赋
予了饱满体量、坚韧神情与尊严感的

“主体”。
“他把自己放置在一个更宏大的社

会视角下，去关注，去为民众发声。他
将艺术的社会化功能提升到了一个至
关重要的位置。”在杨净看来，徐悲鸿及
其同代留欧艺术家们带回的不仅是油
画“画种”，更是“用西方技法表达中国
精神”的范式，一种关怀现实、介入生活
的艺术伦理。这种伦理的核心，是艺术
与土地、与人民的深刻连接。

然而，这种艺术精神，如今该如何
承续与转化？艺术又该如何避免曲高
和寡，真正走入公众的视野与心灵？作
为徐悲鸿美术馆馆长，杨净经常思考这
些问题。在她看来，艺术需要亲民，大
众也需要从小培养美术教育。从美术
馆到各级社会机构，都应该提供更方便
观众获取、进入的艺术空间，不要设置
太高门槛。

杨净特别赞赏成都这座城市所流
露出的整体审美气质，“那种松弛、从容
又充满创意的氛围，是许多成都人将生
活体验内化后，自然转化、外显出来的
结果。这是一种非常健康、有生命力的
审美文化的体现。”

采访尾声，杨净说：“我最大的希望
是观众走出这个展厅时，会觉得——
哦，原来徐悲鸿是这样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
杨 受访者供图

马年将至，徐悲
鸿笔下的骏马，再次
成为年关上的热门
词。2月10日下午，

“天马行川——马年
徐悲鸿艺术特展暨徐
悲鸿入川90年悲鸿学
派纪念大展”在四川
报业博物馆开启，系
统性梳理徐悲鸿及其
学派在四川留下的艺
术足迹，展出包括24
件徐悲鸿真迹在内的
数十件代表性作品。

徐悲鸿为何成为
艺术上的不朽神话？
他笔下的马又如何成
为民族图腾？开展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专访了徐悲鸿美
术馆馆长、徐悲鸿孙媳
杨净。在她的讲述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作为
创作者、教育者、艺术
伯乐的立体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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